
一缕春风拂过

转瞬之间

父城的田野

漾起天使般的柔情

燕子衔着南国喜讯

翩然归来

那灵动的眼眸

让人心生眷恋

醉了整个春天

净肠河水悠悠

流淌着千年往事

贾复洗肠的豪情

沉淀在岁月长河

文峰塔尖绕祥云

催开满山春色新

垂柳轻舒鹅黄

野花飘来馨香

春天是梦的序章

未及细细遐想

情思已悄然绵长

静美父城

万物正萌发

百鸟已呈祥

这般美好时节

怎不叫人满怀深情

父城的春天
★李民强

残烟抹处远山青，绿柳柔丝舞画屏。

莫道风来还料峭，菜花入眼也婷婷。

春 分
★阿卫国

玉带江流琴瑟鸣，百灵鸾凤奏笛声。

肥桃瘦柳斗奇艳，翠柏香樟争嫩青。

沃野嘉禾茎叶绿，果园杏李蕊葩红。

蓝天映日飘霞彩，生态宜居数宝丰。

春 韵
★李剑友

新柳垂丝燕绕条，莺歌婉啭唱春谣。

近窥翩舞采花蝶，远眺山川泼彩描。

春 景
★姚庆河

▲书法 《春龙抬头》 王长松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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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年，嘴里的油水还没全消，心里

头便盼着二月二了。正月里头，母亲是

不许我们动剪子的，连头发长得不像个

样儿，她也只是嗔怪地看一眼，说：“留到

二月二，剃个龙头，好兆头。”

其实，那年月，我们孩子家，盼二月

二，盼的哪里是剃头？盼的是头天晚上那

一声声爆裂的、清脆的响动——炒豆。

到了二月初一的傍晚，日头刚落，院

子里的光线变得柔和而金黄。母亲便会

从里屋的瓦罐里，小心翼翼地捧出金黄

的玉米或滚圆的黄豆来。她把这些宝贝

倒在锅簰上，仔细地挑出那些瘪的、坏

的。那被选中的豆子，颗颗都肚子滚圆，

煞是喜人。

接着，便是我们最期盼的时刻。母亲

将铁锅坐在炉火上，待锅热了，就将那挑

好的豆子“哗啦”一声倒进去，然后便用那

把用了多年的锅铲，不紧不慢地翻动着，

发出刺啦刺啦的声音。起初，豆子们还只

是安静地、懒洋洋地打着滚，渐渐地，随着

锅温升高，热气透了进去，它们便开始不

安分起来，在热锅里噼噼啪啪跳跃起来，

那一声声清脆的爆裂，听在耳里，好比过

年的鞭炮让人欢喜。香气，就在这爆裂声

中，肆无忌惮地钻出来了，飘到院子里，钻

到我们的鼻子里，勾得我们几个孩子哪里

也不去，就扒着厨房的门框，一个劲儿地

咽口水。

母亲边炒炒豆边念叨：

二月二，敲屋梁，
日头出来明晃晃。
家里烧锅炒炒豆，
蜈蚣蝎子无处藏。
掉到锅里炒熟了，
留下豆子满锅香。

母亲解释说，这炒的，叫“蝎子㞘

（dū）”，就是那些毒物的尾巴。二月

二，惊蛰过了，虫蛇都醒了，把这豆子炒

得焦焦的、脆脆的，便是把那些蝎子、蜈

蚣的毒尾都炒死了。孩子们吃了，这一

年便不会被它们蜇伤。我们听得半信

半疑，只觉得那滚烫的、酥脆的炒豆是

真的，是过年之后最顶级的零食。不等

放凉，便抓一把塞进嘴里，嘎嘣脆响，满

口生香。

二 月 二 剃 龙 头 ，一 年 都 有 精 神

头。二月二的正日子，天刚朦朦亮，村里

就有了动静。男人们、孩子们，都往镇上

的剃头铺子走。平日里冷清的铺子，这

天总是挤满了人。剃头匠李师傅，这天

也格外精神，手里的剃刀上下翻飞，嘴里

还念叨着：“剃掉旧岁，龙头高昂，一年都

精神！”我们这些小孩，坐在高高的椅子

上，看着镜子里头发一缕缕落下，仿佛也

真觉得自己换了个“龙头”，要干出一番

大事似的。

剃了头，吃了早饭，大人们便要忙另

一桩大事——上坟祭祖。父亲用篮子装

上香烛、纸钱、供品，还有一碟新炒的炒

豆。临出门时，奶奶总会递上一叠裁好

的纸条，有红的，也有白的，让我带上。

到了祖坟前，父亲摆好供品，点燃香烛，

神情肃穆地跪下磕头。我们小孩也跟着

跪下，有模有样地磕几个。磕完头，父亲

从篮子里拿出那些红的、白的、黄的纸

条，小心翼翼地系在坟头的蒿子、迎春花

等的枝条上，或是用土块、石块压在坟

头。风一吹，那些纸条便“簌簌”作响，白

的象征子女辈，黄的象征孙子辈，红的象

征重孙辈，上坟的人一看就知道这家人

丁兴旺。那白的红的黄的纸条，在一片

葱绿的初春的田野上，格外显眼。我不

懂这深意，只觉好看。后来奶奶告诉我，

这红白纸条，是给祖先送去的春天的衣

裳，也象征着咱这家族，红的火、白的根，

一代一代，兴旺不绝。

从地里回来，坐在院里那棵老槐树下

的奶奶，便笑眯眯地朝我们招手：“来，乖，

到奶奶这儿来，奶奶给你们唱个童谣。”奶

奶眯着眼，望着远处的天空，慢悠悠地唱

起来：

吃嘴妮，怕纺花，
天天都把年下巴。

过了年下巴十五。
过了十五没啥巴，
搬个纺车去纺花。
忽楞想起二月二，
一下笑个仰摆叉！

那苍老的、带着豫西土音的民谣，我

们听得似懂非懂，在暖洋洋的阳光里，一

阵傻笑回荡在故乡的小院，迷倒了我们

的童年。

如今想来，那炒豆的香，那剃刀的

凉，那坟前红白纸条的簌簌声，还有奶奶

那苍老的童谣，都融在了一起，成了二月

二这一天，最清晰的记忆。那不是简单

的吃食，也不是繁复的仪式，那是这片土

地上的人们，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着对

生命的敬畏，对祖先的追思，对未来的期

盼。他们把对好日子的念想，寄托在一

个“龙抬头”的名头里；把对平安的祈求，

炒进了一颗颗焦香的豆子里；把对家族

的延续，对先人的哀思，系在了坟头随风

飘动的纸条上，维系着那份永远割舍不

断的乡愁。

今年的二月二，龙抬头与春分出现在

同一天，在传统文化里，便是双龙同春。

老辈人常说：“春分遇龙头，一年好兆头。”

一边是苍龙醒，阳气升腾，一边是昼夜均

分，春色正浓，愿这份双倍的春意和鸿运

献给天下所有的好人、献给伟大的祖国。

二月二二月二,,藏在烟火里的岁月长情藏在烟火里的岁月长情
□徐占领

春风挥着温润的小手，不经意间，便绘出一片生机盎然的春天。趁着大好春

光，我回了一次老家。

朝阳的坡地上，性子急的小草从松软的泥土里探出脑袋，揉了揉惺忪的眼睛，

伸了伸胳膊，踢了踢腿，东瞅着西望着。静默了一冬的树木也攒足了劲，仿佛一夜

间，泛绿的枝条便萌发出了嫩芽。乡村到处都充满了生机和希望。

刚下过春雨，田野像一块柔软的大地毯，麦苗在地毯上欢快地舞蹈，个子一天

一个样儿。迎春花在地毯上梳妆打扮，墨绿的长发随风飘扬，发际缀满了金灿灿的

花朵。明艳的黄色照亮了乡亲们黝黑健康的肤色，大伙儿嗅着花香，迎着朝阳，乐

呵呵地走向田间地头。

一年之计在于春。这个道理乡亲们理解得最透彻。他们举着锄头，在麦田里

弓腰深耕，粗糙的大手灵活地一锄一抬，土地瞬间疏松起来。深耕，利于小麦的分

蘖和生长，是春天的乐章，是夏收的希望。一个个忙碌的身影，成为麦田里最美的

风景。

有机器的轰隆声在田间作响，像是春天的交响乐。举目望去，竟是邻居的叔伯

们在犁地。原来，这些地拾掇出来后，要种上早熟的新品玉米。“这两年呀，新品黏

玉米吃着好吃，供不应求。想让玉米棒长得好，就得把地拾掇肥一些……”德顺叔

笑着说着，那爽朗的笑声飘得老远。

年过七旬的公爹正在育红薯苗，十多个育苗坑已经挖成。公爹把提前晒干、碾

碎的牛粪填进一个个长方形的土坑里，再把红薯整齐码放在牛粪上。泼足了水，再

盖上一层拌了牛粪的土，用塑料布盖好，就等过一段时间后长出水灵灵的红薯苗

了。公爹是三里五村出了名的育红薯苗高手，育出的红薯苗，每年都供不应求。

婆婆吃过早饭就下地了。她得知我要回来的消息，就早早约了隔壁的婶子大

娘，去野外挖白蒿。“你妈想让你们尝尝春天的味道！”公爹说完，自己竟先笑了，说

是自己也会说诗意的话了。我忍不住也笑起来，眼前浮现出婆婆和婶子大娘们说

说笑笑，正在挖白蒿的场景。

乡村春归，人勤春早。乡亲们正在用勤劳的双手，在春风里描绘着一幅美好的

画卷。

春风唤春归 □韩灵艳

节日回响·


